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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亟需挖掘新质生产力增长点，既要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又要深挖粮食增产

潜力，薯类作物增产潜力巨大，开发空间广阔。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薯类生产国，有着先天的基础和产业规模。

本文从薯类作物的营养与保健价值、生产优势和生态价值、粮饲菜用优势及产业兴农价值、粮食救灾兜底能力

等方面系统介绍了薯类作为新质生产力作物的潜力和内涵，就如何重塑薯类作物新质生产动能、夯实国家粮食

安全基础给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如通过薯类最大化利用闲置、撂荒土地，甚至利用薯类进一步开荒拓荒以拓

展耕地资源，加快提升薯类产业智能化水平，实现降本增效。未来应通过薯类作物探索农业出海合作新范式，

构建海内外全时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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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1]显

示，全球饥饿人口达 7.35 亿，再创新高，而 2019
年的数据仅为 6.13 亿。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耕

地面积仅有 0.087 hm2，我国用占世界 7.2%左右的

耕地养活了近 1/5 的人口[1]。

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这一目标基本实现，

可以概括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2]。

我国主要以水稻和小麦作为主食来源，这 2 种主

粮作物的增产潜力已经得到相对充分的挖掘，而

薯类作物尚有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3]。

全方位发掘薯类作物的增产潜力，既是对粮

食安全的另一道保障，也是践行“大食物观”[4]

的具体谋划。薯类作物在环境适应性、生产周期、

营养价值、产量及质量上优势明显。在此背景下，

有必要对薯类作物的地位和保障粮食安全的综合

潜力重新进行梳理。

1 薯类作物基本认知

1.1 薯类作物的狭义和广义解释

薯类作物又称为根茎类作物，是宜粮、宜菜、

宜饲和宜作工业原料的重要作物。狭义的薯类特

指甘薯和马铃薯，广义的薯类还包括木薯、山药、

芋头和葛根等[5]。本文的薯类作物特指狭义的概

念，即甘薯和马铃薯，系统论述其对保障粮食安

全的重大战略意义。

1.2 全球薯类作物生产现状

薯类作物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和饲料作物，在

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助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等方

面发挥了巨大作用[6]。马铃薯和甘薯分别是世界第

四（仅次于玉米、小麦和水稻）[7]、第七大粮食作

物（次于玉米、小麦、水稻、马铃薯、大麦和大

豆）[8]。

全球有 2/3 的人口将马铃薯作为主粮，特别是

在南美和欧美很多国家，每年人均消费马铃薯达

85 kg。如今，全球有 150 多个国家种植马铃薯，

每年的种植面积约 2000 万 hm2，产量约 4×108 t[9]。

在过去 50 年里，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人均马铃薯

消费量都在增加[10]，而许多发达国家的马铃薯消

费反而呈下降趋势[11]。长远来看，全球马铃薯产

业仍将继续增长，特别是以亚洲（中国、印度、

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及俄罗斯为主，而非洲

（以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为主）马铃薯产

业将继续保持高增长趋势[12-14]。

1.3 我国对薯类作物的定位与现状

一般而言，我国的粮食包括小麦、稻谷、玉

米、大豆、杂粮及其成品粮。杂粮包括谷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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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大麦、荞麦、燕麦、青稞、绿豆、马铃薯和

甘薯等。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4 年我国主要粮食作物

规模、产量及产能数据[15]（图 1）显示，就播种面

积来看，薯类在五大作物（稻谷、小麦、玉米、豆

类和薯类）中仅占 6%，但是，薯类的单位面积产

量比豆类高出 1 倍多，总产量与豆类相同，播种面

积比豆类少 4%。薯类单产只有 4384.9 kg/hm2，与

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科研经费和研究人

员的投入规模也远不如前三大主粮作物[16]。

(c)
单位面积产量

Yield per unit area (kg/hm2)
(b)

总产量（万t）
Total yield (×104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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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wn area (×103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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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总产量及单位面积产量

Fig.1 Sown area, total yield and yield per unit area of China’s major grain crops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甘薯、马铃

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一直居世界首位。近年来，

我国以占世界 60%左右的种植面积，收获了全球

薯类 80%的产量[17]。数据[18]显示，2023 年全国薯

类种植面积为 7.048×106 hm2，产量 3.0139×107 t，
其中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陕西和内蒙古的

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50%。

我国马铃薯种植区域可大致划分为四大主产

区：西南高山褶皱地区播种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

的 40%，云贵川渝凭借立体气候条件，实现了马

铃薯四季错峰上市；西北冷凉旱作带则以甘肃定

西为核心主产区，年产脱毒种薯 2×106 t，所产商

品薯出口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 10 多个国家；东

北黑土区依托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大机械单季

种植模式，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薯输出地；内蒙

古高原以千万亩级连片种植规模，其加工薯产量

约占全国的一半[17-18]。

甘薯种植带南起南海岛礁，北至黑龙江畔，

西延至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它以耐瘠

薄、抗干旱、扦插生根能力强等生理优势，成为充

分利用边际土地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作物[19]。

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20]指出，坚持产量产能、

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加力实施新一轮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除了现有三大主粮外，

薯类对种植条件要求低，单位面积产能高，在粮

食保产增产和守牢粮食安全红线上有着相当的优

势。如能全方位开发薯类的增产潜力，必将进一

步夯实我国粮食安全生产基本盘。

2 薯类的新质生产动能特质

马铃薯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特

性于一体，其加工应用场景极其广泛，增产增效

空间广阔。这种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素的块

茎类作物，在食物系统与营养学中具有双重重要

地位，是短期内可规模化生产的作物，单位面积

产量优势与优良品质特性受环境影响非常小。

自 1960 年以来，我国薯类种植面积和产量稳

步上升，马铃薯的大面积种植同样为扶贫和救荒

立下了历史功勋，奠定了马铃薯在保障粮食安全

中的重要地位。甘薯自引入我国以来，其独具的

高产特性和广泛的适应性曾为解决我国人民的温

饱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薯类从种植到收获周期

短，产量高，营养丰富，对种植环境和条件要求

低，抗逆性出色，粮经饲通用。

2.1 营养优势与保健价值

2.1.1 营养优势 随着健康和营养理念的不断更

新[21]，精准营养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生活的新时尚。

特别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养生新技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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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个体的基因组学、历史健康数据、家庭和个

人病史、营养摄入需求、生活方式等多个大数据

维度，基于循证科学，量化评价个体或亚群体营

养状况，针对性给予全面、动态的膳食指导或临

床营养支持，以达到精准改善营养、促进健康及

治疗疾病的目的[22]。薯类作物富含膳食纤维、淀

粉、维生素和矿物质，具有低热量、低脂肪的特

点，是精准营养中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例如，

对于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的薯

类品种，并控制摄入量；对于运动员或体力劳动

者，可以增加薯类的摄入，以提供足够的碳水化

合物来补充能量。

马铃薯本身低脂低热，富含膳食纤维，可提

供人体健康必需的全部氨基酸，脂肪含量极低，

仅占全部成分的 0.1%~1.1%。此外，马铃薯是钾

高而钠低的健康食物，对钠盐敏感人群非常友好，

对维持人体酸碱平衡有正向作用。

甘薯同样拥有多种均衡的营养素，氨基酸组

成合理，淀粉、多酚和不饱和脂肪酸占比高，除

可提供充足的能量和人体必需氨基酸外，还富含

多糖、花青素、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具

备内外源抗氧化[23]。此外，甘薯茎叶同样富含矿

质营养素、蛋白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其中

甘薯茎叶 70%的氨基酸属于药用氨基酸和味觉氨

基酸，是富含营养价值的蔬菜[24]。

研究[25]表明，红心甘薯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含量明显高于其他作物，胡萝卜素是最安全、最经

济的维生素 A 来源，且能避免因直接补充维生素 A
可能带来的代谢负担和毒性。红心甘薯胡萝卜素达

2344.0 μg/100 g（干重），约为同等干重马铃薯含

量的 16 倍；红心甘薯的维生素 C 为 12.5 mg/100 g
（干重），低于马铃薯的 129.0 mg/100 g（干重）。

马铃薯钾含量为 1995.0 mg/100 g（干重）。总体

而言，薯类干物质兼具高微量营养素与均衡宏量

营养素，营养优势更为显著。

2.1.2 保健价值 近年来，薯类作物已逐渐被纳

入居民健康导向的主食结构优化范畴。伴随我国

居民膳食模式的转型及营养健康产业的快速发

展，基于“药食同源”传统理论，薯类原料及其

生物活性成分有望通过现代加工技术转化为多元

功能性食品形态。此类创新既顺应了年轻消费群

体对营养品质与消费体验的双重升级需求，亦为

薯类加工企业提供了从初级原料供应向高附加值

终端制品延伸的全链条技术路径。

2.2 生产优势与生态价值

2.2.1 生产优势 马铃薯喜欢凉冷的高原地带，

而甘薯更偏爱温暖湿润地区，我国幅员辽阔，可

以因地制宜，充分发挥 2 种作物的种植优势，达

到优化薯类生产资源配置，形成薯类作物生产最

优化布局。

马铃薯原产于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地区，该

地区平均海拔 3000 m，平均温度 15 ℃，终年气候

凉冷，拥有全球最丰富的薯类作物种质资源，薯

类作物耐贫瘠、耐旱、适应性强、生育期短且抗

灾害能力强[26]。甘薯原产地被认为是以墨西哥为

中心的热带美洲，甘薯具有超高产、强耐逆、耐

旱、耐贫瘠和再生能力强等特点，甘薯中所含的

胰蛋白酶抑制剂使其天然具备抗多种虫害的能

力，甘薯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适宜在 20~30 ℃
生长，以苗繁殖，不受季节、生育期限制，1 年中

可以收获多次，地上茎叶和地下薯块均可食用，

产量比其他作物高，旱涝的抵抗能力也比其他作

物高，是非常优选的抗灾作物[27]。即便是在谷类

作物歉收甚至绝收的地区，甘薯产量仍可达

22.5×103 kg/hm2（1500 kg/亩），是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的最佳食品之一[28]。

马铃薯是粮菜以及食品加工原料，产业链长，

加工产品多，是营养健康的优质食物，更是巩固

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且不与现有主

粮作物争地，产业效益高。其广适性和强耐逆性

较甘薯更胜。

甘薯是一种投入少而产量高、适应性强、抗

逆性高、营养丰富、用途广泛、经济效益明显的

作物。世界上种植和生产甘薯的 11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

大洋洲，而亚洲和非洲是甘薯的主产区[28-29]。

横向比较来看，相比稻谷、玉米和小麦而言，

薯类作物受气候环境变化影响较小，当气候发生

较大变化时，薯类作物的保产能力远胜过水稻、

谷物和麦子等主粮作物。薯类作物经受过各种生

长环境的考验，只要水肥气热与其生长发育最适

指标相差不悬殊即可生长并收获。因此，仅需适

当增加薯类种植面积即可有效提高全国粮食总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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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于主粮战略上薯类作物的重视程度

不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等作物，大量高质量农田

是小麦、水稻和玉米等作物的主战场，留给薯类

作物的多是一些质量不高的农田，如果能将薯类

作物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为薯类作物分配相应比

例的高标准农田，配合智慧水肥一体化管理技术，

可以充分发挥薯类作物的增产优势。

2.2.2 生态价值 在“双碳”目标和农业高质量

发展要求的推动下，薯类作物的生态优势得以充

分体现。

（1）水分需求少，利用效率高。与传统的谷

物作物相比，薯类作物需要更少的水资源。特别

是甘薯，适应半干旱和干旱生境的能力很强，近

年来已经成为培育耐非生物胁迫的重要作物，抗

旱甘薯品种的推广将进一步降低灌溉成本，增加

农民收入[30]。

（2）土壤改良能力较强。薯类作物具有较强

的根系和地上部分生物量，能够改善土壤结构，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尤其甘薯是公认的拓荒“先

锋作物”和“绿肥作物”，土壤改良能力非常显

著。薯类作物根系的生长可以提高土壤的孔隙度，

进而改善土壤通气性、土壤质地和水分利用效率，

加快土壤的熟化等功能[31-32]。

（3）生物多样性贡献较大。薯类作物种植可

以为农田创造多样的生境，吸引和容纳大量的生

物种类。这些生物包括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蜜

蜂等传粉昆虫以及鸟类和其他昆虫等。通过维持农

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薯类作物有助于维持农田的

生态平衡，提高农作物的抗病害和抗虫害能力。

（4）温室气体排放较少。研究[33]揭示，在六

大主粮作物中，马铃薯因农药用量低，每公顷因

病虫害防控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仅约 6 kg 碳当

量，远低于水稻的 20 kg 和棉花的 19 kg。此外，

薯类可以生物固氮，对合成氮的依赖度仅为小麦

的 1/6、玉米的 1/4，这意味着在减施化肥的同时，

仍能维持产量，进而减少化肥生产、运输及农田

N2O 排放带来的全链条温室气体效应。

（5）光合效率高。薯类对 CO2 的利用率比水

稻、谷类和小麦都高，特别是甘薯，地上茎叶非

常茂盛，有利于将光能转化为有机物，对 CO2 的

高效利用能力使得薯类成为促进碳中和的理想作

物[34]。

2.3 粮、饲、菜用优势以及产业兴农价值

2.3.1 粮、饲、菜用优势 （1）薯类粮用新技术。

“大食物观”是对传统粮食安全理论的范式拓展，

其核心要义在于将食物供给的基础从耕地扩展至

全域国土空间，从植物源产品扩展至动物、微生

物及合成生物等多源供给体系。该观念框架将自

然资源的光热、水分和蛋白等要素纳入系统性统

筹，依托生态空间、农业空间与工业空间的跨域

融合，构建多层次和多渠道的食物供给结构，从

而在风险叠加背景下增强国家食物安全体系的容

错能力与恢复能力[35]。薯类作物易栽种、适应性

强，平原、山区和丘陵均有分布，薯类作物可种

植区域广，经济效益好，可加工成主食或饮料，

是具备粮经饲通用的功能型主粮。

此外，薯类作物的加工利用领域正经历从传

统初级加工向多元化精深加工的技术范式拓展。

在淀粉及其衍生物（如粉丝、粉皮和粉条）等传

统产品体系之外，现代食品工程技术的介入已催

生出诸多新型制品：通过挤压膨化工艺制备的酥

脆化薯丝面、基于压模成型技术开发的无糖月饼

皮、利用植物蛋白重组技术灌制的薯基仿肉香肠

以及经糊化、糖化和蒸馏工序酿制的薯类蒸馏酒。

上述产品形态的多样化，标志着薯类原料已突破

传统主食与蔬菜的二元属性，向具有高度加工适

配性的“多功能配料”方向演进。

2025 年 3 月，吴奇院士团队[36]独创并量产了

低成本地将新鲜马铃薯直接加工成营养、可长期

存储的“土豆米”技术，保留了马铃薯 90%的营

养成分，蛋白质含量比传统精制米面提升了 27%，

该技术突破了向耕地要主粮的传统思维，实现了

向加工要粮食，杂粮变主粮、饲料变食料的全新

应用场景，是我国自主创新的粮食加工新技术。

（2）饲用优势。优化“粮经饲”三元种植结

构必须在保障粮食安全前提下，扩大粮经饲通用

作物的产业比重，而薯类作物的高产性能和先天

的粮经饲通用价值使其成为优化“粮经饲”三元

种植结构的首选作物[37-38]。如薯渣等废弃物可作

为畜牧养殖的优质饲料原料，薯渣中富含纤维和

蛋白质，可以提高畜禽的饲料转化率和生产性能。

（3）菜用优势。整体上来讲，薯类菜用已经

是我国居民日常饮食的常态化，薯类的菜用价值

不仅指鲜食马铃薯块茎和甘薯块根，还包括甘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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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叶部分。

此外，薯类新型加工食品近年来不断涌现，

加工模式日趋多元。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菜用型

甘薯，其在整个生长期内的嫩叶和茎均可菜用。

伴随健康饮食理念推广，甘薯叶亦进入高端养生

膳食体系。相较于菠菜、结球甘蓝和莴苣，甘薯

叶多酚类活性物质含量更高[27]。单季叶菜型甘薯

产量可达 7.5 kg/m2，经济效益高。

2.3.2 产业兴农价值 薯类作物除了满足居民日

常食用需求外，还是重要的饲料和加工原料作物，

特别是马铃薯产业链长。如前所述，薯类作物单

位面积生物产量高，种植适应性广，甘薯、马铃

薯等作物投入产出比达 1.0:4.5，产业链延伸空间

大[39]。

在马铃薯主产区，农户收入的 22.5%来自马铃

薯。数据[40]显示，2023 年马铃薯产业帮助 571 万

人增收，我国马铃薯平均净利润在 6000 元/hm2

之上。

2.4 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兜底能力

马铃薯是重要的救荒作物，曾在经济欠发达

区域广泛种植。这类区域多海拔偏高、气温偏低，

粮食产能不足，马铃薯的生物学特性与该类生境

高度适配[41]。在低气温及高海拔的地区，马铃薯

依然可以种植并收获，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水稻和小麦已经无法正常生长的区域，马铃薯反

而表现出特别良好的适应性和高产性能[42]。

我国当前粮食供给的重心已转向膳食品质提

升，而杜绝粮食短缺仍是未来各类极端情景下不

可逾越的安全底线。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离不开战

略预判与落地实施。因此，本文认为应当正视薯

类作物的战略保障价值，推动其由杂粮向粮食安

全保障作物的定位升级。薯类可适应全球绝大多

数生态环境，具备粮食安全兜底能力，是应对粮

食短缺风险的战略性主粮，亟需予以重视并提前

布局。

藏粮于薯这一理念是守住国家粮食生产安全

红线的应对策略，可作为守住耕地的战略配套。

3 全方位重塑薯类新质生产力的对策与

建议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首先重新认识薯

类作物巨大的增产潜力、良好的生态适应性和抗逆

生产能力，进而对薯类作物配置更多的资源，以更

大力度推动其全产业链的发展。大力开发薯类作物

的生产潜力和经济潜力，让薯类成为粮食安全的

兜底作物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切实做到薯类

生产政策支持到位，薯类产业的多元化创新与技

术才会更加活跃，对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和增

强粮食供给系统韧性有重要意义。图 2 从整体上

概览全方位重塑薯类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要素。

薯类作物全产
业链发展体系

Whole industry chain
development system for

root and tuber crops
探索下一代育种技术

Unlock next-generation
breeding technologies

主产区AI化升级
AI-powered upgrading for
major production regions

加工企业技术升级
Upgrading processing enterprises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强化自主品牌培育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elf-owned brands

健全标准体系
Complete the standards

system

打造国际竞争力
Buil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充分利用边际性土地
Make full use of
marginal lands

开发薯类新质生产力，构建农业出海新模式
Unlock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root and tuber crops, forge a new model for Chinese agriculture go abroad

重新认识薯类作物的战略意义
Rethinking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root and tuber crops

图 2 重塑薯类新质生产力，释放薯类作物新动能

Fig.2 Exploring the comprehensive potential of root and tuber crops to unleas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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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重新认识薯类对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

意义

当前，马铃薯和甘薯成为发展中国家农业的

核心作物，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耕地资源紧张，

马铃薯耐旱、耐贫瘠的特性势必使其成为应对全

球粮食危机的战略作物[43]。

粮食产量稳定在 0.7 万亿 kg（1.4 万亿斤）左

右。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

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促进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推进粮油作物大面

积提单产[20]。综上所述，大多主粮的潜力已经得

到充分开发，而薯类仍有巨大增产空间，特别是

通过科技创新，薯类作物产量和品质有望实现新

突破。

我国甘薯和马铃薯等薯类作物资源丰富，种

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但是主要产能依赖

国内消化，并未形成出口能力和竞争优势。在当

前粮食生产中，薯类作物尽管已经占据一定的体

量，但是，薯类作物生产的科技含量和加工产品

并未形成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对此，建议进一步

加强薯类作物的科技攻关和生产加工技术迭代速

度，有效降低产品薯和薯类加工产品的成本，进

一步提升加工效率，在有效提高全国粮食总产量，

创新粮食储备路径，改善全民营养，减少谷物进

口依赖，确保粮食安全守住底线，在不触碰红线

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能力，

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仍有巨大空

间，仍需产业界与学术界协同努力。

3.2 抢抓非粮化整治机遇，鼓励闲置、撂荒土地

种植薯类

当前，伴随非粮化整治的有序推进，基于薯

类作物的种植和加工产业链的发展现状，推广薯

类种植一方面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增加收

入，另一方面，薯类作物的种植和加工业也可以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农

村地区的综合发展[44]。推进非粮化整治，为薯类

种植提供了新机遇，应当特别注意因地制宜抢抓

非粮化整治机遇，加大薯类种植户补贴力度，做

大做强薯类产业。

同时，兼顾到我国闲置、撂荒土地资源的现

状与特征，可将薯类作物作为土地资源活化利用

的优选作物。建议构建“全域调查―分类定策―

科技赋能”三位一体推进机制：通过遥感测绘等

技术建立撂荒地动态数据库，针对酸性红壤和盐

碱滩涂等边际土地筛选适配品种；在技术模式层

面，应推广薯类与绿肥、豆科作物的间套作体系，

利用种间互补效应提升土地复合产出率，并对轻

度退化耕地实施以薯类为先锋的轮作改良[45]。在

经营制度层面，可构建“政府流转土地、企业托

管运营、农户返包生产”的利益联结机制，在丘

陵山区试点“撂荒地整治—薯类基地建设—产地

加工延伸”的全产业链开发路径。在生态功能层

面，应充分发掘薯类作物在逆境条件下的生物修

复潜力，将其纳入矿山生态修复与灾毁耕地复垦

的可选技术手段，同步建立基于薯类等抗逆作物

的防灾减灾种质资源储备体系，以实现生态治理

与粮食安全双重目标的协同。通过构建薯类种植

与边际土地治理的良性互动机制，既能实现“藏

薯于荒”的战略储备功能，又可培育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新范式。

3.3 推进薯类主产区智能化水平，提升薯类产业

链科技含量

耕地总量短期内不可再增，粮食稳产增产的

根本出路在科技。目前，我国已在马铃薯良种脱

毒技术、智能种薯处理系统、精准水肥调控体系

及全自动采收装备等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成果。

在农业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亟需在薯类生产

全产业链精准发力，将智能决策系统、机器视觉

识别、自主作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深度

融入薯类种植管理全过程[46]。特别是在作物表型

分析、病虫害智能预警及产量预测模型等核心领

域，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薯类产业业态。推进

薯类主产区全产业链智能化转型，既是保障粮食

安全的战略支点，更是引领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

跃迁的重要实践，其技术可行性、必要性与战略

价值已在全球农业科技革命浪潮中得到充分印

证。此外，薯类产业还需深度融入国际餐饮创新

浪潮，培育具有全球视野的薯类加工企业矩阵，

构建覆盖研发、生产和营销的全球性品牌矩阵，

实现薯类产品价值链的跃升。

3.4 提升薯类作物种质资源科技创新能力

种子是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农业大国须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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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育种技术，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种业安全，进而

保障粮食安全[47]。种业作为农业的芯片，已经成

为发达国家制衡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利器，而商业

种只能一次性使用，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保证本

国粮食安全，每年要花大价钱向农业强国进口大

量的种子，可以说种业是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最

突出的短板[48]。

目前，我国科研人员在甘薯品种选育、原料

生产、产品加工、营养评价等方面已取得一系列

科研成果。但是，与发达国家的薯产业相比，仍

有很大差距。从生产规模上看，我国是世界上薯

类生产的大国，然而即便是在薯类主产区，薯类

作物的生产管理技术仍有相当的改造和提升空

间，最为核心的是优良新品种培育和推广[49]。

建议国家增加薯类育种专项投入，为我国薯

类产业走向世界前列提前谋划布局，探索下一代

育种技术，提高薯类育种效率，切实提升薯产业

科技创新能力。

3.5 以薯类为先锋，打造全球化农业合作新模式

农业出海挑战与机遇同时存在，随着世界粮

食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全球粮食贸易保护主义

倾向进一步加重，多国相继出台农产品出口限制

政策[50]。在此背景下，主动寻求农业合作新模式

已经成为缓解我国粮食增产压力的新路径。数

据[51]显示，我国已与全球 140 多个国家开展农业

合作。

就薯类而言，合作潜力巨大，原因显而易见，

一方面，薯类作物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的主要作物，是消除世界欠发达地区饥饿的首选

作物。另一方面，马铃薯和甘薯这两大作物具备

新质生产潜力，可因地制宜推广我国的薯类生产

技术和经验，大规模走向海外，薯类是构建人类

农业命运共同体的优势作物，必将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

非洲位于热带雨林气候与稀树草原气候带，

这里土地分布广泛、劳动力成本低、粮食增产需

求急切，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望在未

来 10 年内成为薯类作物种植规模增长最快的地

区[52]。非洲拥有全球 12%的耕地资源，其中仅有

近两成被开垦，多国政府将薯类作物纳入国家粮

食安全战略，这种资源禀赋与政策红利的叠加效

应，使其成为最具农业合作价值的潜力区域。特

别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我国在薯类脱毒种

苗繁育、旱作节水栽培等领域的技术储备，与非

洲国家在种植端的需求形成精准对接，为构建

“技术输出－产能合作－市场共享”的农业出海

合作范式提供可行路径[53-54]。

4 总结

薯类作为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具有重要地

位和潜力。文章首先从狭义和广义角度介绍了薯

类作物的范畴，随后介绍了全球范围内薯类作物

的定位与现状。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我们深入

探讨了薯类作物的营养优势、保健价值、种植优

势、经济优势、生态优势以及在保障粮食安全方

面的重要作用。

在介绍了薯类作物的核心优势之后，本文就

塑造薯类作物新质生产力给出全方位对策与建

议。首先，需要重新认识薯类作物的特点，薯类

作物营养全面、适应性广、抗性高、周期短、产

量高、增产空间巨大，对保障粮食安全有着重大

的现实意义；其次，给出一系列建议与对策，核

心是通过科技实现我国薯类作物生产智能化转

型，进一步提升薯类产业全产业链科技含量，打

造我国薯产业国际竞争力；最后，本文还围绕粮

食安全的底线和红线问题进行了论述，进一步强

调了藏粮于薯的战略前瞻，确保粮食安全永远不

触及双线。

综上，薯类可以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先锋作物，

应全面提升其战略地位，制定长期发展规划，进

行合理布局，积极推动薯业跨境农业合作，共建

薯类海外产业合作平台，进一步拓展国家粮食安

全保障基本盘，为实现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

现代化转型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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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omprehensive Potential of Root and Tuber
Crops to Unleas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Zhu Yueming1, Lu Guoquan1, Lü Zunfu1, Jin Liping2, Li Qiang3

(1Tuber Crop Research Institute /College of Advanced Agriculture,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Zhejiang, China; 2Institute of Vegetables and Flower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Key Laboratory

of Biology and Genetic Breeding of Tuber and Root Crop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for Vegetable Bio-Breeding, Beijing 100081, China; 3Xuzhou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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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better safeguard food securit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explore new growth poi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e should not only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s of grain production, but also fully tap the
potential for yield enhancement. Root and tuber crops have remarkable yield-increasing potential and vast
development space. As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root and tuber crops, China possesses inherent advantages
in foundation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scal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potential and connotations
of root and tuber crops a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crops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ir
nutritional and health values, production advantages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multi-functional utility as grain,
feed, and vegetable crops, contribution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vi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saster relief capacity
for grain supply, and links to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t concludes with specific strategies to reshape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dynamics of root and tuber crops and reinforc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ncluding fully utilizing
idle and abandoned land through root and tuber cultivation, expanding arable land by reclaiming wastelands, and
accelerating the adop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to reduce costs and enhance efficiency.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explore new paradigms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via root and tuber crops, constructing a
spatiotemporal food security system spanning domestic and global contexts.
Key words Root and tuber crop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od security;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griculture going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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